
公有制、私有制这些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术语，几十年里已经为几代中
国人所熟知。但这个术语最初在译
者的笔下也是五花八门。

在现在通行的《宣言》中文译本
中，有这样一句话：“从这个意义上
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
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马通考》主编之一杨金海研究
了新中国成立之前《宣言》6 个完整
中文译本，发现对这句话的翻译均不
相同。

陈望道译本是：“所以共产党的
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废止私有财
产。”

华岗译本是：“所以共产党的理
论可以用一句话来综结，就是：废止
私有财产。”

成仿吾、徐冰译本是：“在这个意
义上，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归
纳在这一句话内：废除私有财产。”

博古译本是：“在这个意义上，共
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表示自己的理

论：消灭私有财产。”
陈瘦石译本是：“从这一意义上

说，共产党的理论可用一句话概括：
废除私产。”

莫斯科中译本是：“从这个意义
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
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杨金海得出结论：关于“消灭私
有制”这一重要语句的译法有一个越
来越准确的过程。原来译为“废止私
有财产”等，只看到了这一观点的表
象，只有译为“消灭私有制”才能抓住
实质，即从经济制度上解决资本主义
国家的社会问题。陈瘦石作为当时
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译
为“废除私产”，很不准确，甚至有曲
解，因为共产党人要废除的是私有财
产制度，而不是简单废除包括私人生
活资料在内的私产。由于人们在不
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对《宣言》思
想的理解不同，这就需要深入研究这
部书的各个版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历史性的文本比较研究。

从“废止私有财产”到“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宣言”译名来自日语，最
初是“共产主义者宣言”的意思，1904
年 11 月 13 日，日本《周刊·平民报》
上，首次被译成《共产党宣言》。

从《宣言》早期的片段翻译和后
来的几个完整译本中可以看出，一些
重要概念、语句的表述呈现一个不断
完善的过程，同时，这也是一个对马
克思主义重要观点的理解不断深化
吸收的过程。

《〈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考》
作者方红总结，自19世纪末，国人初
闻“康密尼人”（这个词语是 19 世纪
初中国报刊对“共产主义者”的英文
音译，记者注）之名直至 1920 年《宣
言》第一个中译本出版，《宣言》的翻
译经历了节译、释译、转译等一系列
重译过程，《宣言》的传播与接受也经
历了不同译者选择、阐释、重构等一
系列主体规划过程。

《马通考》主编之一杨金海指出，
国人对《宣言》的解读经历了三种解
读模式。

第一种是翻译性解读，较侧重于
表层话语的理解。早期是翻译性解
读，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译词的随机
性。如对马克思、恩格斯中文名字的

翻译就有十多种。1899年在上海《万
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一文中，他们
的名字被译为“马克思”“恩格思”。后
来又有人译作“马克司”“嫣及尔”等。
直到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的《宣言》
才把他们的名字译为“马克思”“恩格
斯”，此后固定下来。再比如“资产阶
级”一词，1899 年译为“纠股办事之
人”；1920年陈望道译为“有产阶级”。
到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本才确定为

“资产阶级”，并沿用至今。
第二种解读模式是注释性解读，

注重对《宣言》深层思想的理解。为
了让读者更准确地理解《宣言》思想，
而对文本所涉及的历史背景等进行
注释和介绍，包括对人物、事件、文献
的注释，也包括对《宣言》历史背景以
及整体结构、基本思想、段落大意、思
想渊源等的分析介绍。

第三种模式是考据性解读，一是
对《宣言》“传播史”进行考证研究，弄
清《宣言》文本以及各种译本的来龙去
脉；二是依据对《宣言》多个文本、版本
的比较分析而进行的“话语史”考证研
究，包括对一些重要术语、概念进行考
证；三是在文本、话语研究的基础上对
有关“思想史”进行考证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中文译名有十多种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于
1949 年出版了《宣言》（百周年纪念
版）中译本，是对当前《宣言》权威译
本影响深远的一个译本，在马克思主
义理论传播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史上具有
重要地位。

《宣言》的最后一句，在陈望道译
本中是“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在
华岗译本中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
起来！”在成仿吾、徐冰译本中是“一
切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呵！”在博
古译本中是“一切国度底无产者，联
合起来呵！”在陈瘦石译本中是“全世
界工人联合起来！”而到了莫斯科中
译本，则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来！”这一译法在现行权威译本中沿
用至今。

《宣言》在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
产党人”之中，描绘资产阶级生活的
时候有一个形象的语句，即“劳者不
获，获者不劳”，这一译法是《宣言》莫
斯科中译本首次使用并被后世所继
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陈望道译本
将此句译为：“劳动的人却丝毫得不
着什么，得着一切的反而是不劳动的
人。”成仿吾、徐冰译本以及博古译本
都译为：“劳动的人毫无所得，而获得

的人却不劳动。”
还有一个例子，在最早的陈望道

译本中，第一章的标题是“有产者与
无产者”，这一译法在成仿吾、徐冰译
本中依然保留。而在博古译本中，则
被译为“资产者与无产者”。显然，博
古译本更能反映真实的内容，因为与
无产者相对立的是资产阶级，而资产
阶级只是有产者当中的一部分。拥
有土地的农民也是有产者，但并不与
无产阶级构成全面的对立。《宣言》莫
斯科中译本就采取了博古的译法，将
之译为“资产者与无产者”。这种译
法改变的背后反映的依然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与理论的深化。

当然，莫斯科中译本在翻译成文
的过程中必然显现出时代的痕迹，其
突出特点也体现于其残留的文言文
式的表述。

田英就此总结说：莫斯科中译本
之所以在语言风格和文字表达上与其
他中译本不同，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时
代背景发生了转变。《宣言》在中国的
译介史可以很好地验证《宣言》中的历
史唯物主义原理。这是真正的思想巨
著才具有的魅力，因为它所承载着的
真理具有普遍性，即使真理的载体也
必然服从于真理所揭示的必然规律。

莫斯科中译本的众多译法沿用至今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这是《共产

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开头的一句，今天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

在《宣言》的各个中文版本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各个译

本中，这段话却有多种不同的译法，带着鲜明的时代语言风格，同时

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与理论的不断深化。

本期，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以下简称《马通

考》）中摘录相关段落，看看这些深刻影响了中国人思想和中国发展

进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重要概念和主要思想观点的文本解

读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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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莫斯科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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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首句
不同时期译法

本报记者 高 爽

《宣言》的正文共分为四大部
分，在这四大部分之前是导言，其
前两段话尤为著名，特别是“一个
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
陆徘徊。”这句话早已为中国人民
所熟知。

导言主要是向世界宣布，共
产党人及其共产主义思想已经真
正登上了历史舞台，要向世界和
历史“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
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
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
灵的神话”。

导言前两段话现行权威译本
译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
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
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
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
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
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对比新中国成立前《宣言》的
6个中译本和现行权威译本，会发
现各个时期译本对导言的这段话
的翻译有很大的不同。

《〈共产党宣言〉博古译本考》
作者许静波认为，“幽灵”一词“最
早为博古译本所使用，这是目前
被认为最为准确的翻译；陈望道
译本和华岗译本将其译成‘怪
物’，成仿吾、徐冰译本将其译成
‘巨影’，显然难以服众。”

比如，陈望道译本为：“有一
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
是共产主义。旧欧洲有权力的人
都因为要驱除这怪物，加入了神
圣同盟。罗马法王，俄国皇帝，梅
特涅，基佐，法国急近党，德国侦
探，都在这里面。”

华岗译本为：“有一个怪物正
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
产主义。旧欧洲的列强为要驱除
这怪物，乃结成一个神圣同盟。
罗马法王，俄国皇帝，梅特涅，基
佐，法国急进党，德国政治警探，
都加入在这里面。”

成仿吾、徐冰译本为：“一个
巨影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
义底巨影。为了根绝它，旧欧罗
巴底一切势力已经联合起来，组
成了一个神圣同盟，教皇与沙皇，
梅特涅与基佐，法国的急进派与
德国的警探们。”

博古译本为：“一个幽灵在欧
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幽
灵。旧欧罗巴底一切势力已经
联合起来了，为着神圣的驱除这
个幽灵：教皇与沙皇，梅特涅与
基佐，法国的激进派与德国的警
探们。”

陈瘦石译本为：“一个精灵正
在欧洲作祟——共产主义的精
灵。旧欧洲的全部势力为要驱
除这个精灵，已经结成一个神圣
同盟：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
佐，法国的急进党和德国的秘密
警察。”

莫斯科中译本为：“一个怪影
在欧洲游荡者——共产主义的怪
影。旧欧洲所有一切势力都为神
圣地驱除这个怪影联合起来了：
教皇与沙皇，梅特涅与基佐，法国
急进党人与德国警探。”

《共产党宣言》四种中文版本。

1960年西班牙文版。 1949年匈牙利文版。

1948年芬兰文版。 1948年日文版。

1955年意大利文版。 1956年荷兰文版。

1958年越南文版。 1960年葡萄牙文版。


